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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是旅美作家严歌苓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以三个不同
的版本，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两个女性在文革期间不平常的情

感故事。“男性”的徐群珊利用某种权力勾引了处于困境中的舞蹈演
员孙丽坤，最终徐的身份暴露导致孙丽坤的精神失常，徐群珊还原为

“女性”，在医院里陪伴着孙，完成了由“异”性恋转向同性恋的过程。
所以，《白蛇》也一直被视为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然而，如果仅
仅将该作品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小说，却是欠妥的。 《白蛇》 为
我们讲述的同性恋故事是具有裂缝的。严歌苓自己也说过：“我没觉
得这是一段不正常的感情。人生的很多东西都不要命名，包括感情，
同性恋异性恋的叫法非常不好。”
纵观《白蛇》，可以看出孙丽坤作为一个曾经美丽的女性，她的意

识经历了自觉———磨灭———苏醒———自觉———平庸化的过程。而看守
所的女娃和徐群珊在她的这个过程中只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罢了。当
角色扮演到位之后，她们都不得不退出孙丽坤的生活。每个人最终都
回到社会为她们规定好的轨道中，开始无奈的新生活。作为孙丽坤生
命中的主角，徐群珊实际经历了向社会情感规范挑战到最终妥协的过

程。《白蛇》所讲述的整个爱情故事，实际上是人对自由的追求与社
会规范斗争的故事。
一.特殊时代美被毁灭的悲剧
作品将大的时间背景设置为“文革”，“文革”的意义就在于它提

供了一个可以让人性中的一切兽性、魔性充分上演的舞台。在这个舞
台上，孙丽坤扮演的不再是优雅的白蛇，而是一个在兽性与魔性的迫

害下，逐渐迷失与麻木的普通的“中国人民”。孙丽坤本是个被优化的
女人，她曾经是那样的优雅与美丽，舞蹈带给她骄傲与自尊。“大会
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曾经的她对自身是如此的自
信，对自尊是如此的捍卫。但是在革命中心话语与女性叙事的交锋中，
女性的诸多特征都受到变本加厉的打击。“过去把孙丽坤当成‘孙祖
祖’”的女娃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毕竟“如此
的恭敬，自然是要变成仇恨的。”她们在错乱时代中，雌性被压抑被扭
曲，人性变得残缺不全。过度的渴望与失望导致她们对美的变本加厉
的仇视。于是，她们通过对美与曾经的偶像的摧毁，来满足自己的变
态的欲望。终于，“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她曾经的美慢
慢退化与磨灭了。支撑尊严的主体一旦丧失，她的女性主体性意识也
就逐渐被磨灭与粉碎。而建筑工们也是一群在变态的环境中灵魂饱受
扭曲的人。当他们发现孙丽坤“原来这不是个画中人。最后一点令他
们拿不准的距离感没了。最后一点敬畏也没了。”于是开始了对孙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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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弄与挑逗，进一步导致了她

的沉沦。“一九七零年夏天，孙
丽坤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

不再对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

得活不下去。”“两年牢监关下
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

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

谓。”孙丽坤的自尊与骄傲，在
历史的污浊中，遭到群体式迫

害，最终被人性的丑陋毁灭。
二.挑战中自我的苏醒
直到那个“很不同的人”的

出现，那就是珊珊。可以说珊珊
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她努力追

求着对自身形象多元化选择的自

由，向传统的性别规范进行着挑

战。“他不属于她们的社会、她
们的时代。”同时，她对情感的
理解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孙丽坤
的人身价值体现在自己舞蹈家身

份的认同上，她自身与艺术已经

融为一体，艺术带给了孙丽坤作

为人所渴望的一切，美丽、荣
誉、尊重等等，而珊珊则是对她
这种身份的认同和尊重。她对孙
丽坤的判断超越了世俗价值。
“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
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

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

样的肩膀。除了她自身，他们全
爱。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
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

过这个问题。如用舞蹈去活着。
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
“她不意识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
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

在。她让自己的情感、欲望、舞
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

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
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

有最基本的准确。”而珊珊“在
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

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
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
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

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
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

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
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
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

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
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掌握

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
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

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
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

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

不可被追究。”
孙丽坤“心里尽是好地方。

都没了。”“她心里还剩些不太
好的地方。”徐群山的出现慢慢
填补了她心里不太好的地方。她
的意识开始复苏。“粉墙上一条
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

出新鲜和生命。”然而“她有点
慌，有点怕。她怕一忘掉他，她
眼下再没什么好事情让她去想”。
“忘掉他她心里就没一块好地方
了。过去，她心里净是好地方，
一块块的都没了。不是她丢了它
们就是它们丢了她。”“她第一
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

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
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

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温婉
而又带有男子气的徐群山不会散

发出刺鼻的欲望，“她感到他是
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

段。”于是“她一天天蜕变，一
天天恢复原形”“声音引起她从
来没有的渴望，去和一个人结合

去永久结合过生活的渴望。她知
道这渴望的卑贱以及它被粉碎的

前景。她全身的毛孔都含有那直
觉。只待证明的是，一切将怎样
被粉碎。”
三.反抗与挑战的无力性
事实证明，一切被粉碎是必

然的，珊珊的拯救从一开始就潜

藏着危机与屈服。首先，她尽管

挑战着传统的性别规范，但是对

自身的这种挑战，她一直是持怀

疑态度的。“妈总说我不是个很
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
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
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

啊！多可怕呀！”珊珊对自己的
性别偏离是恐惧的，她从一开始

就是那样的小心翼翼和胆怯。而
且，不仅对自身的挑战持怀疑态

度，她对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认同的，她一直被灌输着

“我得记住，我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
班人”的思想。所以，姗姗的反
抗是非常有限的。在“文革”这
个极致的环境中，珊珊通过对惯

例的否定来追求一种极致化的情

感，这本身就导致了情感的边缘

性，从而也使得这种情感缺乏持

久性。珊珊的行为是女性自我的
匮乏的象征，表露出严重的焦虑

和边陲化。她的性别反串，本身
就已经边陲化，所以再度遭受他

者化，掉入男性模拟的死角中，

既无法扮演真实的女性角色，也

无法扮演合格的男性角色。所以
这就是珊珊的矛盾与困境。
而孙丽坤一直处于渴望被拯

救的状态中，所以当珊珊这样一

个优雅“男人”出现时，她抓住
了这个唯一而又美好的希望。但
是，这种拯救，究竟能否实现爱

情的重大使命和意义？在那个特

殊的封闭式环境中，她们忽视对

未来生存状态的审视，去单纯追

求那种超越功利目的的情感，去

渴求灵魂的理解和交流。珊珊带
给孙丽坤的更多的是人的觉醒，

尊严的复苏，而不仅仅是女性意

识的觉醒。当真相慢慢揭露时，
“任她去否认去拒绝看清真相，
真相还是渐渐显形了。真相在逼
过来，在质感起来，近得可触。
她的半生半世中，没有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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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真相———舞蹈的真切在于缺
乏真相。”“她却怎样也避不开
了。怎样不想看清她都不行了。
太晚。满舞台的误差，没有机会
挽回。冥冥之中她直觉的那个原
则的差错已在她的识破中。”梦
醒了。“她玩弄了她，她利用了
她的弱点，利用了她的绝境，弄

出这么一台戏，永远收不了场

了。”但是“不爱珊珊她去爱谁？
珊珊是照进她生活的唯一一束太

阳，充满灰尘，但毕竟有真实的

暖意。”
《白蛇》中，珊珊的性别角

色是毋庸置疑的，相应的问题是

孙丽坤也是双性恋者吗？徐群珊

结婚时，孙丽坤送给她一个充满

暗示性的玉雕：白蛇和青蛇怒斥

许仙。孙丽坤的双性恋的秘密在
无意识下暴露出来了。既然孙丽
坤是不自觉的双性恋者，那么她

的精神失常又说明了什么？在孙

丽坤的意识里，同性恋是“低人
一等”的关系，是令人“恶心”
的关系，所以当她突然睁眼看到

了自己身上的这一秘密时，她精

神崩溃了。小说没有正面写社会
对同性恋者的迫害，反而是同性

恋者徐群珊利用社会对同性恋现

象的无知而得逞了她对孙丽坤的

占有。但是被占有者孙丽坤从感
情上却无法承认自己对徐群珊的

渴望只能跟也夹杂了一丝同性别

者的迷恋，一个女性在欲的渴望

中竟一点也没察觉对方有同性别

的可能，这是不可想像的。唯一
的理由只能是她在潜意识里顽固

地回避和拒绝它。小说里的孙丽
坤始终压抑着应该勃发的生命

力，她只有在精神不正常的状态

下才能接受徐群珊的爱抚。所以
孙丽坤在对情感的认同之后选择

了对性别错位的无奈的认同，她

在情感面前还是选择了暂时的妥

协。这也是她心理发展中某个阶

段的抑制或停顿。因此她们之间
的情感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同

性恋。
四.在社会规范下的妥协
但是珊珊却选择了放弃。她

选择了与一个普通的男人结婚。
“她们俩那低人一等的关系中，
一切牵念、恋想都可以止息了。”
“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
好和执著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

可以被这样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

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
正的致命需要。”“被反扭的天
性已被扭转回来。大致上扭转回
来了。”珊珊也曾思考过“我是
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

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

命？”然而面对现实的社会与生
存景观，曾经那样勇敢的珊珊选

择了对现实生活低头与妥协。她
对美和生命意义的追求最终还是

导致了她的失落，因为她没有勇

气和力量去捍卫，她只是履行了

一个过程，却没有最终期望的结

果。珊珊所展现的欲望符码的女
性形象又有了虚妄和滑稽的一

面。
“青蛇向白蛇求婚，两人定

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

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

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
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

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
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

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
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不就
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

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就不会

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
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
表面看来，许仙是男性中心地位

的代表，然而更深层次上，许仙

是社会规范的代表。青蛇的失败
或者珊珊的失败，在于她企图去

消解男性中心地位的统治权力，

去颠覆这个社会的规范。
结语：

严歌苓在《白蛇》中展现出
女性主义者作为弱者和边缘人的

生存景观，说明她们是男性世界

的受害者与反抗者。孙丽坤的美
与自尊在社会中逐渐被毁灭，是

徐群珊给予的爱拯救了她。但是
这种拯救只能在混乱的社会环境

中才能生效，当社会逐渐恢复正

常，这种拯救在社会规范与伦理

制约面前顿时丧失了它的力量。
在作品中严歌苓虚化男人，只谈

女人。她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
如何，却都是“一群清醒逃离第
三世界生活处境的出走者”，他
们满怀希望，他们顽强生存，他

们梦醒破碎，他们无助哀叹。这
些个体只有通过选择来确认自

身，同时获得他们所依赖的精神

家园。然而同性恋者最终放弃
“畸爱”，被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收
罗。可以看出严歌苓在创作中也
一直探寻着真诚的情感与社会规

范和伦理之间的融合关系，但严

歌苓是个真诚的作家，她固然尊

重情感，但更尊重事实，真实的

情况是中国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

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制约力。
因此严歌苓的努力最终也归于失

败，这里也透着作家冷静的忧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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